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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当

曹七巧》：

刮中心合

j兰芝》：

当代戏剧

老场坊上

李清照私

人剧团连着三次为上海观众带来的

都是名作中的女人，不仅如此，带

着强烈“私人”风格的戏剧语言独

辟蹊径，经过巧妙“订制”，生生

地将这些耳熟能详的名作打造成舞

台上这些女人的“重影”。

曹七巧来自于《金锁记》，无

“重影”，是阿尔托对戏剧和生

活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说，戏剧是

对生活的摹仿和再现。阿尔托则说，

如果戏剧是生活的重影，那么生活

是真正的戏剧的重影。“私人”戏

剧语言的创造是对己被摹仿和再现

的生活的再次投射。

《曹七巧》作得另类，两个花

旦咿咿呀呀，从始至终的抱怨放大

了曹七巧被扭曲的灵魂，让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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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出《金锁记》而独立存在，赋

有现代性的戏曲音乐成为她一生的

怨曲，并为之伴奏。《白兰芝》作

得大胆，两个女人以疯癫之势把情

欲推至生命的尽头，伴随着戏曲表

演的节奏和形态，配合着靡靡的爵

士演唱，不停地释放着欲望的“二

氧化碳”，直至占据整个空间。而

这次的《夏绿地》作得晦涩，抽去

了乐曲为枯燥冗长的台词伴奏，简

化了舞台物质语言的融合，只留下

两个女人梦里梦外的呓语和戏中戏

层层映照的“重影”。

《夏绿地》改编自美国短篇小

说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代

表作《黄色墙纸》。小说中的“我”

患有间歇性神经抑郁症，随丈夫来

到乡间别墅疗养，一切都好，唯独

婴儿房中的黄色墙纸至始至终困扰

着“我”。起初，它那沉闷而污秽

的黄色令“我”反感且恶心；后来，

它的傲慢和无时无刻不停的蔓延令

“我”恼怒：再后来，“我”惊异地

发现墙纸中隐藏着潜伏的图案。对

图案的解读让“我”的感觉和思想

得到一种消遣和解放，渐渐地，图

案清晰起来，它的变化让“我”感

到兴奋也让“我”感到恐惧，而

且不断地折磨着“我”，最终“我”

发现墙纸中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爬

行，而只有“我”才知道这个秘

密。其实，“我”一直希望丈夫能

够带“我”离开，可他总是认定

“我”需要好好休息治病，这让“我”

下定决心帮助那个女人一起摇动图

案，剥去墙纸，把自己释放出来。

所以“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剥墙

纸，直到丈夫打开房门，看见“我”

在地上爬行⋯⋯

如果说，《曹七巧》和《白兰

芝》实现的是阿尔托对于戏剧与生

活之间关系的理念，那么《夏绿地》

则更贴近阿尔托的作为精神病人的

经验，用另一种虚构展现了“重影”

的来源。小说中的“我”和图案后

面的女人互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两

极，彼此拉扯、撕裂，从站在完全

对立的两面，继而又渐渐走到一起，

彼此融合却又无法摆脱再度分裂的

结局。正如对阿尔托来说，内在的

精神分裂让人本身就具有“重影”，

他是另一个自我，一个永恒的幽灵。

然而，“私人”的戏剧语言并

不就此满足，作为诗人的编导刘

亮延采用了“戏中戏中戏”，用最

复杂的戏剧结构来呈现最单调的故

事，使舞台上“重影”的诗意也随

之层层叠加。虽然《夏绿地》的故

事主线依照了小说《黄色墙纸》中

的情节，然而《夏绿地》却实为关

于作者本身，夏绿地是她名字的更

为漂亮的译音，而编导在剧中设计

的村姑，以及借用了作者其他小说

情节的戏中戏，更是在表示这不仅

只是改编自《黄色墙纸》的戏。在

这样一个框架下，小说中的“我”，

也是剧中的淑女和“我”笔下的人

物又构成了剧中的戏中戏，而村姑

和淑女排演的戏又正是作者夏绿地

小说中的情节。

复杂的戏剧结构对应的是人物

间的层层“重影”，也是戏剧、演

出和现实生活的“重影”。小说中

的“我”是黄色墙纸中爬行女人的

“重影”，因为“我”是精神病患者，

在精神分裂的“我”中隐藏着一个

在墙纸中爬行的幽灵。作者夏绿地

是剧中的淑女也是村姑的“重影”，

因为在女性还未获得经济独立和性

别平等的男权社会，作者被分裂

成心怀梦想的淑女和简单务实的村

姑。夏绿地的生活是淑女创作的剧

本的“重影”，因为她们的亲人朋

友或许比她以他们为原型所创造的

人物更为迷失或者疯癫。

“私人”的戏剧语言中有“两

个女人”，贯穿在《曹七巧》、《白

兰芝》和《夏绿地》中，她们是对

方的幻象，是对方的幽灵，或是对

方的“重影”；“私人”的戏剧语言

中有赋有现代性的戏曲或爵士音乐

和演员们的“故作姿态”，音符和

身体语言是生活“重影”最高形式

的凝练：“私人”的戏剧语言中还

有互为“重影”的结构，把戏剧和

生活中的真假幻象层层地剖开。

《夏绿地》是“私人”戏剧语

言的又一次传递，跟前两次一样，

编导有着观众会有两极反应的担

心，但同时依然期待，会有更多的

观众读懂“私人”语言及其订制的

“重影”。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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